
的苏州河窗外

最近几天她经常在屋子里跑步，只要阿森一出去，她就会

沿着墙壁跑成一个圈，或是专拣对角跑，跑成一条直线，一跑

就是半个多小时。有时候一天会跑上两次，直跑得浑身大汗淋

漓，两条腿神经质地打颤，站不稳，稍不当心就有可能摔倒。

但她并非存心折磨自己，她知道不这样不行，她必须运动，必

须保持充沛的体能。好在这间屋子蛮大的，几乎可在里面打篮

球。她跑的时候总把楼板震得闷声响，但楼下没人，楼下要是

住着人就好了。她知道楼下没人是因为她曾经用凳子使劲夯击

楼板，试图引起别人注意，可就是没有一个人上来看看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

给从外面锁上了，她无法打开。窗户也钉死了，她试图

撬开，可根本就撬不动。窗外是忙碌的苏州河，尽管窗户关得

严严实实，也仍能听见那些船只的马达声。她停下来的时候，

气喘吁吁走到窗前，望着窗外的苏州河和对岸那一排排高低不

等的楼宇，目光几近呆滞。



年代，是一名荷兰商人为屯运货物建造的。世纪

每次站到窗前，她就会油然生出许多绝望和悲哀。看不见

窗下的行人，要不她肯定会尝试向陌生的行人求救。电话机倒

是有一部，她起初怀疑他把电话线拔掉了，他没拔，她心想他

怎么会愚蠢到这个地步呢？但她错了，他不在家的时候她拎起

话筒，方知这台电话机已欠费多日，早被停用。他如果有钱的

话怎么会连电话费也付不起呢？

万块钱呢，她觉得从一开始就上了他的当，他还说给她

她信以为真，跟着他来到这座废弃的仓库里，不想一到这儿就

被囚禁住，再也别想出去。她觉得自己太幼稚了，他预先没给

钱而她居然会听信花言巧语跟着上这儿来。结果到现在她一分

钱没拿到不算，竟还给他囚禁了起来。她痛恨，心想要是不听

吉米的话就好了。吉米被一个台湾老板包了，过得很富足，就

劝她，她便动了心，不成想却一下跌入魔窟。

人。他告诉她这儿原先是一座仓库，

她在最初走进这间屋子的时候就觉得有些怪，她看见这屋

子里空荡荡的，面积大得吓

始建于

上海这座

这就是说还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她知道在苏州河边上有许多

类似的仓库，但他并没告诉她自己是如何住进来的。

城市寸土寸金，一家三口要能拥有四五十平方米的房子都显得

弥足金贵，而他居然一个人住着这么多面积，真不可思议。

就如平常站在三四层上一

这座仓库共分为上下两层，他住在上面这一层。到底是仓

库，它的楼层特别高，站这二层楼上

样。只是这么个空旷的屋子给他住着太可惜了。他在屋子中央

摆了一张床，其他地方都塞着这样那样的东西，比如破自行

车、满是污垢的油桶、一些像是学生用的桌椅、空啤酒瓶，还

有一些旧沙发旧家具等等。

他每天都变着法子折磨她。她要是表现出无法抑制的恶

心，他就会说，你装什么正经！她知道反抗是没有用的，反抗

只会遭致一顿毒打。她必须聪明些，必须想办法逃跑。

苏州河对岸的行人渐渐多起来，她知道又是下班时间。一



破沙发

天又这么无望地过去了。她不再望着窗外的苏州河，而是双手

抱臂，走到床前静静地坐下。

她饿了，从她步入这间屋子起，一天就只能吃上两顿，能

不饿吗？他早上起来就离开屋子，要到中午才回来，顺便给她

捎回一份盒饭，然后他就又会出去，直到天快断黑再回来，也

顺便给她捎回一份盒饭。盒饭的量总是那么少。而且有时他会

在外面待上一整天，不知是忘了还是怎么，中午没给她送饭，

不管她饿得有多难受，也不管她是死是活。

他叫她整天赤裸着，不准穿衣服。她在绝望的时候曾经想

过杀他，趁他熟睡之际杀死他，屋子里有几块方砖，她想等他

夜里睡着了就用砖头砸他，把他砸死。但这只是最后的打算，

不到万不得已她不会走此下策。她想尽量找找其他办法，说不

定不那样也行。

她刚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就听见有人上楼了。她知道肯定

是他，除了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往这楼上走。再说那登上楼梯

的脚步声很沉，这跟他的块头有关，据她估计他至少在一米八

五以上，长得很结实。

门开了，他走了进来，把门关上，并且不忘重新锁好。他

手里提着一只塑料袋，她知道那是给她带回的盒饭。锁好门，

他朝她走过来，两眼紧盯着她，她不由一阵战栗。她怕他，但

竭力掩饰着，不让他看出来。他把装有盒饭的塑料袋扔在一张

，说：“你怎么穿着衣服？”

“傍晚气温下降了，有些冷。”她说。

“瞎说，这大热天的哪会冷呢，快脱掉。”

她迟疑了片刻，但还是乖乖地脱去衣服。

“我跟你一再说过，在屋里不准穿衣服。”他用威胁的口吻

说道。

她没吱声，而是走到沙发那儿，从塑料袋中取出盒饭，那

饭菜已是冰凉，她无声地吃着。他也不和她说话，不一会儿他

朝水池那儿走去。他在冲澡。他的衣服都堆在一张凳子上，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我哪一天不乖了？”她娇嗔道。

“我没说错，你以前要也这么乖的话，我怎么会揍你呢？”

“那是因为我还没适应嘛。”她又假装娇滴滴地说道。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适应了？”

“你说呢。”

“这样就好，”他一边恣意抚摸她一边说道。“这样我以后

就不会再揍你了，我会待你很好⋯⋯”

外面的天已黑了下来，路灯早就亮了。他关掉电视，说：

的仓门放了进

注意到那串钥匙还吊在皮带上，他以前总把那串钥匙卸下来藏

好，防止她拿了去开门跑掉，今天不知是忘了还是怎么，竟然

明晃晃地放在她眼皮底下。冲完澡，他坐在床上边抽烟边看电

视。电视机摆在两张方凳拼起的平台上。他看的是东方电视台

的新闻节目。

“这新闻真没看头，”他说，“怎么老是报道苏州河的治污

工程？谁爱看这些？”

“那你还是看碟片吧，别看新闻了。”她嘴里包着饭说道。

“上海的新闻就没广州那边好看。”他说过他有个哥们待在

广州，混得很好，他曾经去过几回。

“要我帮你装上碟片吗？”

那你快点。”

她放下盒饭，找出一盘黄碟，打开

一盘。

去。“这一盘看过了。”他说。她便又找出一盘，重新放。他收

集了许多黄碟，东西方的都有，每天他至少要看

“你快点吃呀。”他催道。

“好的。”她一边赶紧往嘴里扒饭一边温顺地回答。等她刚

把饭扒完，他就说：“我已经等不及了，快来吧。”她于是走到

水池那儿用凉水简单地冲了下澡，就爬到床上，在他身边躺

下。

“你今天可真乖，”他说，“要是能一直这样乖，我就不揍

你



没挂窗帘，路灯的光线渗透进来，整个

“现在你该讲故事给我听了。”

他叫她每天晚上讲一个故事给他听，讲她和其他男人的

事，还要求讲得绘声绘色，特别是不能落下一些重要的细节。

她为难，“可我仅有的几个故事都已经讲过了，你还叫我讲什

么呢？”他很不耐烦地甩了她一巴掌，说：“少废话，快讲。”

她于是按照他的兴趣信口瞎编。她已经编了许多，编得很拙

劣，只要用心听就会听出破绽，她缺乏编故事的能力。然而他

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不得已她只好又生编硬造了一个，他这才放过她。

听完故事，他慢慢地睡着了。他有个习惯，总喜欢早睡早

起，经常天一亮他就赶紧起床出去，像是赶什么任务。她不知

道他在外面具体干些什么，听吉米说他以前在外高桥港区做过

货车司机，当然那是以前的事，据吉米猜测他现在很可能在一

个地下赌场做事。为此吉米相信他很有钱，吉米是出于好意才

介绍她认识的，不料好心办成坏事。她觉得还是应该怪自己，

她只能恨自己，她要是不贪钱就不会被他包养，也就不会囚禁

在这儿出不去。一想到钱的事，她的表情就很苦涩，两行眼泪

潸潸流下。

她睡不着。窗户

屋子给照得满目亮堂，这也是她难以入睡的一个原因。他打起

了呼噜，她扭过头瞅了瞅他。她已经不止一次起念在他熟睡之

际杀他，可临了又都放弃了，心想要是一下没杀死他，她可就

再也别想活着出去。

也是在他直打呼噜的时候，她偷偷下床找过钥匙，几乎找

遍了可以藏匿的角角落落，奇怪的是怎么也找不到。他会藏到

哪儿去呢？后来她终于发现他把那串钥匙藏在一只铁箱里，再

把锁铁箱子的钥匙给压在凉席下面，压在身下，如此一来她就

无论如何也别想拿到，而他则可以放心地呼呼大睡。她绝望

过。然而今天不知为什么他没把钥匙藏起来，他忘了？还是故

意这样的？她瞥了一眼那串挂在皮带上的钥匙，在路灯光线的



地噗

照射下，那串钥匙是如此锃亮如此醒目。他肯定是忘了。今天

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不过她又担心他是故意摆在那儿的，以

便试探她会不会逃跑。有这可能。

但她想试试，不试一下太可惜了。即使他是故意摆在那儿

引她的，她也要设法试一试。毕竟他已经睡着了，在一个劲地

打呼噜，她相信他绝不是在假睡，她能够感觉出。然而万一给

他发现了呢？如此一想她又非常害怕，就决定过一会再说，等

他睡得很沉了，再伺机行事。他翻了下身，不再打呼噜了，她

心想我差点上了他的当，他真的没有睡着。他在用手拍打蚊

子，她犯疑，搞不清他究竟是没睡着还是给蚊子叮醒的。她躺

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生怕引起他怀疑。

后来他又打起了呼噜，她敢肯定他是千真万确睡着了。可

问题是他搂住了她，他的一只手紧紧抓着她的胸部，她无法脱

身。从窗外传来的嘈杂声已愈来愈弱，只能断断续续听见苏州

河上船只的马达声。这说明夜已很深了。

她焦急地等待着，希望他能松开手。过了好一阵子，她

实在看不到希望，就决定冒险一试，把他那只手轻轻推开，

希望不至于弄醒他。她并没立刻行动，而是小心等待着，以

防不测。差不多过了半小时，她才敢起身下床，蹑手蹑脚走

到他堆放衣服的凳子前，小心翼翼把那串钥匙从皮带上卸了

下来。

她终于把那串钥匙抓在了手上，她激动，同时内心在紧张

乱跳。

就

她瞥了他一眼，看样子他依然睡得很沉。她想不管是否会

被抓住，她都要冒这个险。她套上睡衣，光着脚，拎着鞋子，

轻手轻脚朝屋门走去。走到一张贴墙摆放的立柜前，她又随手

拿起一只小小的拎包。她那只拎包一直摆放在那张立柜

是为有朝一日逃跑做准备的。她把钥匙含在嘴里，裹了些唾沫

在上面，这是考虑到开锁时会减少声响。她屏声息气，将钥匙

插进锁孔，轻轻转动，可还是发出了一些声响。她的心一下提



家呀。”

到嗓子眼，好在那响声很弱，没有惊醒他。

她终于打开了门，终于逃了出来。

子从来她沿着露天楼梯飞快地往下跑，那楼梯很脏，看样

也没人上来打扫过，她一脚踩在一个像是烂香蕉皮的什么东西

上，脚底顿时一片黏滑，很恶心。但她顾不了这么多，她只是

一心想尽快逃走。那楼梯很长，呈“ ”形，楼梯上没有照明

灯，不过借助别处的光亮她还是能够辨清脚底下那一级一级的

台阶。她始终没有回头看，尽管担心他会随时追下来。现在一

分一秒对她的意义都极其重大，她生怕一回头耽误了逃跑的时

间。我决不能被他抓住，被他抓住就再也别想逃出来了。她跑

得非常快，根本没想太快了有可能在楼梯上跌倒，只要一脚踏

空，她就会跌倒，后果将不堪设想。好在她很顺利，她以惊人

的速度跑完这长长的楼梯竟然没出现任何危险。

好一阵子，还是不见一辆出租

绕过这座仓库的侧墙，她站在紧靠苏州河的马路上，气喘

吁吁。她已快有一个月没能呼吸外面自由的空气了。她需要打

的，需要赶快逃离这个地方，越快越好。可在这半夜的街头根

本不见一辆出租车。她已经站了

车过来。而此时那屋里的灯已经亮了，这说明他已经察觉到她

在逃跑，他肯定很快就要追下来，她异常焦急，不时抬起头朝

那亮着灯光的窗口看。情急之下，她只好扬手随便拦住一辆小

车。她看见一辆黑色桑塔纳朝这边驶来，就伸手招了一下，没

想到它竟立刻停下了。那开车的是个男青年，戴着一副眼镜，

他摇下车窗，询问似的看着她。

“请你捎我一段。”她喘着粗气，那语调近乎恳求。

“你要去哪里？”

“你去哪里？”

“我回

去。“那你就只管开，到时候我会叫你停下的。”她坐了

上来，于是长长地吁了口气。

那男青年只顾开车，没再问别的什么。她回头看，车子已

拐过一个弯，她没有看见阿森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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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家了。”他说。无疑是想叫她下车。

此时她才想起应该把鞋子穿上。那只脏脚很臭，她不敢断定刚

才踩上的只是烂香蕉皮。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时候是考究

不起来的。她从拎包里取出一些纸巾，把那只脏脚擦干净了，

穿进皮鞋。不知道他有没有闻到这股臭味。他或许早就闻到

了，只是没表现出来。毕竟她的样子很狼狈，一眼就可看出是

从什么地方逃出来的，他如果问，她很可能会如实相告，因为

这时候她需要寻求支持，寻求帮助。然而他什么也没有问。他

哈欠连天，看上去像是刚上完夜班。

“我马上

她迟疑了片刻，说：“这附近有宾馆吗？你能把我送去宾

馆吗？”

他没吱声，但是几分钟后，当车子停在一家叫泰隆大酒店

的门廊前，她才知晓他的一番好意。“谢谢你！”她由衷说道



百老汇音乐剧

冯娆刚从公交巴士上下来，手机响了，是骆言姬打给她

的，约她去上海大剧院看百老汇经典剧目《悲惨世界》。骆言

姬说她那儿有两张票，邀她一起去看，她答应了，不过忘了就

在今天。

“我以为还要过几天呢。”

骆言姬说：“我就知道你会粗心大意。”

她笑了，她的粗心大意在朋友当中是出了名的。“可那票

价挺贵的。”

么呢？”“怎么啦，我又不要你掏钱，你急什

“这恐怕不大好。”

没什

“老实告诉你吧，我也没掏钱买，是别人送的，这下你总

么顾虑了吧？”

那我一定去。”“好吧，

过一会我开车去接你。”住了，八点半开场

“那你不如现在就过来，我们一起吃晚饭。”



上一些面包

过来 ：

“也行，我马上就过去。”

冯娆关上手机，这才犯难，她下厨的手艺可是少人恭维。

长这么大，她觉得最难的事就是烧饭炒菜。小时候她被父母娇

惯得从来不进厨房，连一只碗也没洗过，后来慢慢长大，先是

进寄宿学校而后考进大学，都是在食堂里吃，用不着自己做

饭。参加工作之后，她也很少做饭，中午在公司吃工作餐，晚

上回到家也懒得做，经常跑到附近的餐馆去吃。她最拿手的就

是熬些咸菜粥（这还是在学校宿舍练成的），再搅

屑胡乱吃一顿，感觉还挺好。可是总不能这样招待骆言姬呀？

正好路过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她忽然决定还是买两份套餐

带回去一起吃。

平方她住在嘉里洋现代生活小区，离世纪公园不远，

米的房子，她一个人住着，挺大挺宽敞。只是屋里有些凌乱，

看来很少收拾。她从小只知道读书，对做家务什么的不怎么在

行。

届大学毕

她和骆言姬是在同济大学读书时认识的，她学的是工商管

理，骆言姬学的是国际贸易。骆言姬是校花，高鼻梁大眼睛，

漂亮得出名，几乎全校的人都认识她，当然冯娆也不例外。只

是骆言姬并不认识冯娆，骆言姬认识冯娆是在

个男朋友，昆

业生（也就是她们这届）共同参加的一次舞会上，记得那次舞

会冯娆没怎么跳，心情不好原因是她刚刚谈上

明人，挺帅，她叫他在上海找个工作，而他执意要回昆明，她

不可能跟他去昆明，这就意味着两人只能分手。她心情糟透

海，也就是说他并非。她想他要是爱她就肯定会留在上 真正

几天，在这么爱她。不过这种说法也不全对，毕竟他们只谈了

也不准他坐她身边。他自觉没趣

短时间内要想爱得多么深很难但她还是觉得自己的感情受了

欺骗，她恨他，不肯跟他跳

的时候，骆言姬走了

便离开了舞厅。她没离开，还坐在那儿，只是别的男生来邀她

她也不跳。正当她也准备离开

“冯娆，你怎么干坐着不跳舞呢？”她说：“我不想跳”骆言



么不一起跟着去？这种夫妻两地分居的生活她真

能够叫出她的名字令她惊讶，因此应该说骆言姬其实也早就认

识她。

“你应该跳跳舞，开心开心。”在那次舞会上，有很多人像

冯娆这样伤感这样郁闷不乐。临近毕业，大家同学了四年突然

间要分手了，那种心情就很难高兴起来。骆言姬不可能想到她

的郁闷主要来自另一方面。

后来，她们彼此很熟了，骆言姬就说：“你长得这么漂亮

这么惹人注目，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她说：“你可是校花，

怎么反说我漂亮呢？”骆言姬说：“不，你比我漂亮。”她知道

自己没骆言姬漂亮，不过作为校花的骆言姬谦逊地夸她漂亮，

她听了自然高兴。她们逐渐成了好朋友，参加工作后一直保持

着联系。

作，大学毕业后，冯娆找过好多工 直到去年应聘于一家韩

资企业做项目经理才总算满意。而骆言姬一出校门就来到一家

跨国公司任职，目前已升至市场总监。那家跨国公司的亚洲总

部就设在上海浦东，副总裁是个香港人，骆言姬刚去工作不久

就和他拍拖上了，两人已于去年结婚。只是今年年初，她老公

被调回香港，只好两地分居。

冯娆有时候真想问问，她那么爱老公，怎么舍得让老公回

香港，又为什

的能够习惯吗？不过想到这儿她就有些惆怅，觉得自己和骆言

姬比起来真的差远了。

她正这么想着，门铃响了，她知道是骆言姬来了，赶紧去

开门。

“怎么这么快？”

？”

“我通完电话就过来的呀。”骆言姬说，“怎么样，晚饭做

好

“我没做。”

“咦，你不是叫我过来吃晚饭的吗？”

“我买了两份肯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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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跑一趟，有时跑得勤一个月会来两趟。

“你可真会偷懒。”

“哎呀，你知道我不会做饭。”

“那你应该找个保姆给你做，再说这家里乱糟糟的，找个

保姆也好收拾收拾。”

“我也想过这问题，”冯娆说，“不过我想找的不是保姆，

而是想找一个人合住。”

“想找一个男人？”骆言姬会意地笑道。

“那是早晚的事，”冯娆也笑着说，“我目前还只想找个女

的合住，找一个蓝领女人，关键是要靠得住，我可以只是象征

性地收一些房租，或者干脆分文不收，作为交换，她必须为我

打扫卫生。”

骆言姬点头，说：“这主意不赖，多一个人住，就会少一

份冷清。”

“我倒不是说冷清不冷清，关键是这屋子太大了，光拖一

下地就要耗上半天时间，挺讨厌。”

“你可以在报纸上打广告。”骆言姬帮她出主意，“相信会

有很多人乐意的，那些付不起房租又想住好房子的人多的是”

冯娆从冰箱里拿出两瓶果汁，递过一瓶给骆言姬。“我是

准备在报纸上打广告。”

喝完果汁，两人吃起了快餐。

“你老公这个月来过吗？”冯娆知道她那个香港老公基本上

每个月要往上

“还没呢。”提到自己的老公，骆言姬的表情竟然有些羞

就像刚完婚的新娘。

“从香港到这儿的机票要多少钱？”

“光是坐经济舱也要一千五。”

“那他一年下来花在这上面的钱可是够多的。”

“这没办法。”

我感觉 你们更像是一对情人。”

骆 姬腼腆地笑了，说：“这只是暂时的，我们今后肯定



，但也不想随随便便找个男人给嫁了，她得对

要住到一起。”

“他想调到上海来是吗？”

“这个或许不大可能。”

我要是你，肯定早就跟他去了香“其实到香港挺好的

港。”

“这么说你也想找个香港老公是吗？”骆言姬说，“你应该

早说呀，我相信叫他在香港给你介绍一个不会困难。”

冯娆面露窘色，说：“我差不多已经死了这条心了，你结

婚都快两年了，而我连个男朋友的影子都见不到。”

“这说明你要求高。”

“不，我在这上

础，再加上

面几乎没什么要求，只要有一定的经济基

有些事业心，能够谈得来就行。”

“这样的男人在上海可是多得像泡饭。”骆言姬不解地说

。

“

，是很多，可前提是你必须认识他，还必须跟他有缘，

如此一来概率就少得可怜。”

骆言姬点点头，说：“这倒也是，真正有缘的人确实少得

可怜。”

岁了，找男朋友成了最大的心冯娆沉默不语，她已经

事，这件事又恰恰急不得，她不奢望能找到像骆言姬老公那样

稀有的成功男士

倒也不算少，然而没一个能让她

自己负责。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她从不为此着急，那时候她很

浪漫，很理想化，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几乎严格到苛刻的地

步，一定要上纲上线，包括相貌肤色个头体重学历职业家庭背

景社会关系等等都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她对与那个昆明男友

分手并不感到惋惜，他还远没达到她的要求。只是走上社会之

后，她才发现自己的社交面其实很窄，几乎很难认识到一个优

秀的男士。至于公司里的男

看中。这可能跟熟悉程度有关，和他们天天工作在一起，他们

的种种弊端种种无法忍受的陋习她都瞧在眼里，因而无法产生

道。



岁了。”骆言姬

令人激动的爱情。这样她便一直拖着，一直没有男朋友。慢慢

地，她的标准降低了，不那么严格了，可还是无法找到令她心

仪的男人。如何找到能让她以身相许的男人，成了最头疼的一

件事。

她正这么低着头在为找男朋友一筹莫展，冷不丁骆言姬说

道：“其实我哥也还没找女朋友，他都已经

说此话的原意是想劝她别急，没结婚的男人多的是，可是话一

出口就觉得有些变味，因为怎么听都让人觉得像是要把她哥推

销给冯娆。可是倏忽间她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冯娆的脸红

了，羞赧地低下头。

“我哥你认识吗？”

“还是以前去你家玩的时候见过一次。”

“那已经是前几年的事了，”骆言姬也记了起来，“他早就

搬出去住了。”

冯娆没再作声。

看着冯娆那羞涩的面容，骆言姬觉得有趣，于是故意说

道：“我看你还不如嫁给我哥，做我嫂子。你不觉得你们两个

很般配吗？”

冯娆说：“别瞎说。”

“我没瞎说，我是说真的。”

“我跟你一样大，怎么好做你嫂子呢？”

骆言姬听出她丝毫没有不乐意，就说：“别说你跟我一样

大，就是小我几岁，只要跟我哥结婚了，就是我嫂子，你还怕

我不肯喊你？”

“你别拿我寻开心了。”

“我说的是正经话，你要是肯跟我哥，那真是天生的一

对。”骆言姬笑嘻嘻地说，“我哥这人话不多，长相也还算可

以，开了家电脑公司，这你知道。虽说公司规模不大，但总算

有了一片自己的舞台，你跟他生活在一起，肯定会非常幸福。”

“可他不一定会看上我。”



八经接触过呢，你叫我怎么说？”冯娆悄

“干嘛这样缺乏自信呢？我敢保证我哥肯定会看上你，只

要你能够看上他。”

我？”冯娆的脸又红了。“你怎么知道他会看

“咳，自己的亲哥哥我怎么还不了解呢，我真的敢保证他

会看上你。现在的问题是你会不会看上他，你说你看得上他

吗？”

“我还没跟他正

声嘀咕着。

“这容易办到，”骆言姬说，“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安排你们

见面，等一会儿我打电话叫他过来，你跟他一起去看《悲惨世

界》，不就行了？”

“我想还是以后另约时间吧，今天跟他见面有点仓促，毕

竟我还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

骆言姬想了想，说：“也行，那就以后另约，反正机会多

的是。”

，上 海骆言姬的车子停在楼下，是一辆崭新的红色

大众汽车厂生产的。坐在副驾驶座上，冯娆说：“这车子是你

老公帮你买的吗？”

骆言姬说：“不，是我自己买的。”

“这车子挺女性化的。”

“是的，我看中的就是这个。”

车子开出嘉里洋现代生活小区，开上高架路，朝南浦大桥

驶去。

“说真的，你要肯嫁给我哥，两人一定会过得很幸福。”骆

言姬说得既像玩笑话又很当真，“我这人很笨，怎么以前就从

来也没想到呢，你们两个真的非常般配。”

“要真做你嫂子我可就占了个大便宜，”冯娆也半开玩笑地

说道，“到时候你真会改口叫我嫂子？”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哥，约个具体的见面时间。”

“你还真的当真？”



正好你们

“那当然啦，我都有些懊悔了，怎么拖到今天才想起来，

否则的话你肯定早就是我嫂子了。”

冯娆扭过头瞅着车窗外没吱声。

“叫他这个礼拜天跟你见面好吗？”

冯娆有些忸怩，说：“随你。”

“那在什么地方见面呢？去你家里？”

“这恐怕不妥吧？”

“让我想想，”骆言姬说，“那就找一家咖啡馆

的俩都喜欢喝咖啡，就叫他在咖啡馆跟你见面，你们公司边

那家上岛咖啡馆行吗？”

“有什么行不行的，反正由你一手安排啦。只要你别把我

往火坑里推就行了。”

“我哥哪是火坑啊，是福窝还差不多！”说完，骆言姬拿起

手机拨她哥哥的电话。



去浦东租房

天快断黑时，她从客房内走出来，戴着一顶米黄色的太阳

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半个脸。走出酒店大堂，她让门

厅的服务生给叫了辆出租车。服务生替她拉开副驾驶座的车

门，她没理会，而是径自坐在后面的座位上。

“往复兴路 上开。”即使坐在车上，她也仍然戴着帽子。

“复兴路哪里？”司机问。

她像是想了想，说道：“复兴中路。”

司机便不再问什么，只顾开车。

大街上霓虹灯闪烁，车流如织，夜晚的街头看上去比白天

更为繁华热闹，她坐在车上穿行其间，几乎有着梦幻般的感

觉，毕竟她远离这一切已快有两个月了。她被阿森囚禁在那座

仓库里，与这城市彻底隔离开来，如今一下子投入其中，便产

生一种不真实感。我还以为再也别想逃出来了呢。只要一想到

被阿森囚禁的那些日子，她就想哭，感觉就像是惊弓之鸟。只

有离开了那个鬼地方，她才意识到自己受的惊吓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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